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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城耕烟鸡鸣城耕烟
一一田园调查手记之十七·龙船咀村

□ 叶继程

在江汉平原的湖洼与田垄之间行走久了，便会生出一种
执念：脚下的每一寸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风是老风，水是
旧水，连田埂上凸起的一道道土岗，都可能藏着几千年不曾说
破的秘籍。一个生在长湖岸边，长在海子湖畔的农夫，大半辈
子与泥土、庄稼、湖水相互为伴，早年在外奔波，老来归乡，才
真正静下心来，打量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见过春耕秋收，见
过潮起潮落，也见过那些被史书忽略、被地图轻描淡写的古老
遗迹。鸡鸣城，便是我在田园调查中，最让人心头一沉、又倍
感亲切的一处地方。它不像纪南城那般赫赫有名，也不像郢
城那样带着帝王气，它就安安静静卧在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
咀村与王家厂村的交界地带，像一位沉默的智叟，守着平原，
守着湖水，守着五千年前的炊烟与灯火。

从海子湖畔的老叶家台出发，往西沿长湖大道向南，过长
江大桥，视野便彻底开阔起来。路两旁没有高岗丘陵，只有一
眼望不到头的麦田和油菜田，沟渠纵横交织在田野上，清水在
沟里缓缓流淌，偶尔有水鸟贴着水面掠过，翅膀轻拂青草，留
下一串无声的痕迹。这是典型的江汉湖乡，地势低平，土地肥
沃，水网密布，先民择此地定居，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最朴素的
生存智慧。车往狮子口镇行驶，村庄更显质朴，路边屋舍多为
白墙灰瓦，门前老人斜倚在椅上晒着太阳，土狗卧在路边打
盹，一切都是乡土最本真的模样，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唯有土
地的沉稳与安宁。

行至村野，地势忽然微微抬升，一道不高却连绵的土岗横
亘在田野中央。同行的本土女诗友告诉我们，这便是鸡鸣
城。我们下车步行，踩着松软的泥土向岗上走去，路边长满苜
蓿草、猫眼草、婆婆纳，还有诸多熟悉又陌生叫不出乳名的乡
土植物。石龙芮草叶挂着晨露，打湿裤脚，泥土的腥气混着草
木的清香扑面而来——这是我最熟悉的故乡味道，也是五千
年前先民们日日呼吸的气息。这里没有景区的石板路与护
栏，没有炫酷的解说牌，唯有一块刻着“鸡鸣城遗址”的石碑立
在田头，碑面被风雨磨得泛白，轻描淡写地提醒着世人：这里，
曾是一座城。

刚到坡边，遇见一位扛着锄头的老农，姓王，年过七旬，皮
肤黝黑，手掌粗糙，是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模样。他见我拿着
本子记录，主动搭话：“你也是来看这老城墙的？这土岗子，我
们从小就在上面耍，放牛、割草、捡瓦片，那时候不知道是宝
贝，只知道是块高地，淹不着。”我递上一支烟，我们在田边坐
下。闲谈间，老人讲起了儿时的往事。他说，小时候在城墙上
奔跑，随便一脚，都能踢出几片碎陶片，灰的、红的，带着浅浅
纹路，孩子们捡来当作玩具抛掷，全然不知那是跨越千年的文
物。后来村里老人说，这地下住着古人，再后来石碑立起，大
家才知晓，这方不起眼的土岗，便是载入文保名录的鸡鸣城。

我问起鸡鸣城的传说，老人点烟深吸一口，慢悠悠地讲起
流传数代的故事。远古之时，此地水患频发，野兽出没，百姓
栖身草棚，风雨难避，夜不安枕。天神怜悯苍生，决意一夜之
间筑城庇护，约定鸡鸣天亮便停工离去。筑城将近完工，村中
一位老者恐工程浩大惊动上天，连累乡邻，便躲在草丛中模仿
鸡啼，一时间四野公鸡齐鸣。天神以为天晓，依约弃工而去，
未完工的城池就此留存，后人便称之为鸡鸣城。讲罢，老人补
了一句：“我看啊，不是神仙修的，是先祖们一锹一筐一担堆起
来的。只是那时候人没力气，没工具，只能说成神仙修的，心
里有个念想。”一句话，让我心头一热——真正懂这片土地的，

从来都是守着它世代耕耘的人。
站在土岗最高处放眼望去，整座城址的轮廓豁然开朗。它

并非方正规整，而是呈不规则椭圆形，仿若先民随手圈起的家
园。城址东西宽三百三十米至四百三十米，南北长近五百米，
城内面积十五万平方米，加之环壕总面积超二十万平方米。以
今日的眼光看，或许算不上宏大，但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已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城。我沿着城墙缓步而行，脚下的泥土
厚实松软，随手抓起一把，便能看见细沙与黏土混合的痕迹，那
是先民一层层夯筑而成的岁月印记。城墙现存高度仅两米到
三米，早已褪去昔日威严，可底宽仍达三十米，宽厚的墙体如大
地伸出的臂膀，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绕城一周约一千一百
米，路程不长，却足以让人静下心来，与远古对话。

城墙之外，是一圈明显凹陷的地带，便是先民挖掘的护城
壕。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城河”，如今大部分已被泥沙淤平，种
上了水稻与麦子，唯有低洼走势，仍能窥见当年的形制。壕沟
宽二十至三十米，深一至两米，五千年前，这里定然碧波荡漾，
活水环绕。它不只是防御外敌与野兽的工事，更是先民的生
活水源、排水通道与出行水路。在那个无车无大路的时代，依
水而居、挖壕护城，是最实用的生存智慧。我蹲在壕沟边，看
着青青麦苗，看着积水处倒映的流云，忽然发觉，历史从未远
去，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当年的护城河水，化作今日的灌
溉之水；当年的城外荒地，变成今日的沃野良田；当年先民踏
出的小径，成了今日我们行走的田埂。

城址之内，随便深挖一锹，都可能触碰历史。考古工作者
在此发现厚达两米的文化层，层层叠叠，如一部无字史书。文
化堆积以屈家岭文化为主，上延至石家河文化，时间跨度数百
年。遗址出土的文物，没有金银珠宝，没有青铜玉器，全是最
接地气的生活物件：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磨制石器，是耕
作伐木的工具；陶鼎、陶豆、陶壶、陶罐、陶杯等各式陶器，涵盖
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陶鼎煮食，陶豆盛菜，陶罐储粮，大
型陶缸则用来囤积谷物，每一件器物都质朴厚重，纹饰简单，
却满是烟火气息。我曾在文保所见过鸡鸣城出土的陶器，胎
体粗糙，却透着踏实的生活质感，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先民
的指纹与岁月的火痕。

城墙上，我果真在草丛间拾到一片碎陶。灰陶质地，边缘
不规则，表面带着浅浅划纹，薄薄一片，摸起来粗糙却坚硬。我
捧在手心，仿佛捧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五千年前，它或许是
一只陶罐的一部分，装过稻米，盛过清水，承载着先民一日的口
粮；五千年前，它曾被一双粗糙的手捧着，置于灶边，放在屋角；
五千年后，它被我偶然拾起，在阳光下诉说着远古的故事。我
没有将它带走，只是轻轻放回草丛——它属于鸡鸣城，属于这
片土地，最好的保护，便是让它留在生养它的故土之中。

这些沉默的文物，清晰地诉说着一个事实：五千年前的鸡
鸣城先民，早已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过上了定居农耕的生
活。他们手持石铲石锄，开垦田地，种植水稻，江汉平原温暖
湿润的气候、肥沃疏松的土壤，为稻作农业提供了绝佳条件。
有了稳定的粮食，人们才得以定居，才会筑起城墙、挖掘壕沟，
守护家园与劳动成果。我是农民出身，最懂土地与人的羁绊：
有田可种，有饭可吃，有家可归，人心才能安稳踏实。五千年
前的先民，与今日的我们，所求的不过是这份平凡的安宁。城
墙上的草木枯了又青，田里的水稻收了一茬又一茬，日子就这
样，在江汉平原的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不息。

当地人说起鸡鸣城，总绕不开那个鸡叫停工的传说。我
坐在城头听风时，常常思索这个传说的深意。恍惚间，我想起
观音垱偃月城、马山阴湘城筑城类似的传说，这应该不是一个
偶然现象。先民无法解释宏大城池的由来，便将其寄托于神
仙之力，用朴素的想象诠释文明的起源；而“鸡鸣而止”的约
定，藏着中国人最本真的处世哲学——凡事不必求满，留有余
地，方能长久。鸡鸣城未曾完工，却安然留存五千年；那些看
似完美的事物，往往易逝，而带着遗憾、质朴无华的存在，反倒
能扛过风雨沧桑。如同农民种地，不求年年丰收，只求风调雨
顺；如同乡人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安康。或许，正
是那一声远古的鸡鸣，让这座城以最本真的模样，穿越千年，
来到我们面前。

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与洞庭平原之间，散落着走马岭、
鸡叫城、石家河、城头山等一众史前古城，鸡鸣城便是其中重
要一员。200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其价值不止于一座古城的遗存，更在于它是长江中游
史前文明的实证，是楚文化的深远源头。在纪南城成为楚都、
荆楚文化大放异彩之前，这片土地上，早已诞生了高度发达的
农耕文明。楚文化的根，就扎在这些城墙土、陶瓦片、稻种粒
之中，扎在鸡鸣城这样的史前遗址里，成为江汉儿女血脉里流
淌的文化基因。

文保单位的消息传到村里，老人们虽欣喜，却并不意外。
祖祖辈辈在此耕耘，他们早已知道这方土岗不一般。儿时在城
墙上放牛割草，成年后在城边种田挖沟，鸡鸣城早已融入他们
的日常生活，成为岁月的一部分。如今的鸡鸣城，未被过度开
发，未被商业裹挟，依旧保持着原始的模样。春来野花满坡，夏
至草木葱茏，秋到稻浪金黄，冬临雪覆土垣，四季轮回，安静从
容。我偏爱这样的鸡鸣城，它不喧哗、不张扬，如同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低调、踏实、内敛，却有着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坚韧力量。

作为一名扎根乡土的写作者，我走遍荆州的山山水水，海
子湖的清波，长湖的涛声，纪南城的残垣，凤凰山的青石，都让
我心生眷恋。而鸡鸣城，最让我心安。它没有历史名人的加
持，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唯有黄土、青
草、良田，与一段五千年前的城墙。可正是这些最朴素的存
在，最能打动人心。我们总在远方追寻历史与文化，却常常忽
略，历史就在脚下，文化就在身边，藏在田埂里，藏在泥土中，
藏在老人口中的传说里，藏在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中。

夕阳卡在树丫，我们告别了鸡鸣城。回头望去，土岗被落
日染成暖黄，麦垄上泛着碧浪，沟渠里的流水闪着碎银，远处
村庄炊烟袅袅，犬吠声隐隐传来，一派平和安稳的田园景象。
五千年前，这里也曾有过同样的夕阳，同样的炊烟，同样的人
间烟火；五千年来，土地未曾改变，风水未曾改变，农耕文明的
血脉，从未断裂。临走时，农夫们仍在田里劳作，锄头起落，一
上一下沉稳而有节奏，那声音，与五千年前先民夯筑城墙的声
响，跨越时空，遥相呼应。

鸡鸣城不语，大地自知。这道平凡的土岗，装着五千年的
风霜雪雨，装着农耕的春种秋收，装着江汉平原最沉默、也最
坚韧的文明。往后岁月，我还会一次次来到这里，踩着泥土，
听着风声，把这片土地的故事，一字一句写下来，讲给更多人
听。因为我始终相信：乡土有根，历史有魂，只要土地还在，关
于家园与文明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结束。

土岗藏古韵，炊烟续农耕。

古代君王对典章制度尤为重视，记载我国古代典章制
度的书籍就有“十通”。从唐代杜佑的《通典开始，一直到近
代都有类似著作。楚国典章制度是先秦时期典章制度的重
要内容，内涵丰富，价值独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礼仪制度、
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

第一节 礼仪制度
楚国的礼仪制度，起步要晚于周人。这和楚人在西周

早期受封时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的处境有关。春秋晚期，楚
国大夫申无宇回忆“先王惧其不帅，故制之以义，旌之以服，
行之以礼”的往事，但具体是哪位“先王”已不可考。结合楚
国发展历史，特别是楚武王发出“我蛮夷也”的声音来看，楚
国建立自己的礼制，大约是在武王以后的春秋早中期。楚
平王十三年（公元前 516 年），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奉周之典
籍以奔楚，楚人的礼仪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春秋晚
期，楚国开始被中原国家所认同，形成了系统的礼学思想和
礼制文化。

一、婚礼
楚国贵族和周边国家的联姻，与楚国八百年的发展相

始终。
据史料记载，楚国贵族婚姻，涉及、邓、卢、陈、郑、卫、

江、樊、巴、嘉、秦、曾（随）、徐、蔡、越、齐、黄、滕、晋等国。楚
为芈姓，以上国家皆非芈姓。因此，楚国婚姻和中原国家一
样，奉行同姓不婚原则。

从西周到春秋早期，楚国的联姻对象多为周边国家。一
方面是出于睦邻友好，另一方面是因楚国还不够强大，只能
在周边地区寻求发展空间。据《左传》《国语》记载，若敖妻
女、武王妻邓曼及卢女荆妫，皆来自楚之邻国。除此之外，芈
氏嫁予郑文公、芈克嫁予曾伯桼，也是本时期的重要事件。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日益激烈。从政治角度出发，楚国
的联姻对象多为自己的同盟国，抑或是晋楚之间的小国。
如成王娶于郑、卫、秦，庄王娶于郑、越、樊，共王娶于秦、巴，
以及穆王女儿芈加嫁予曾侯宝等。本时期还有一些楚国贵
族也与周边国家联姻，如羕国的叔嬴嫁楚国贵族，楚国的以
邓娶雍国的东姬。

春秋晚期，吴国崛起，楚国的战略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了
淮水、汝水流域。这一时期联姻的典型有灵王娶于郑、晋，
平王娶于蔡、秦，昭王娶于越、蔡、齐；蔡灵侯娶于楚等。这
些联姻主要是针对吴国。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国有
姻亲秦国相助，才幸免于难。

战国时期，楚国多与秦国联姻。究其原因，在于合纵连
横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楚宣王、楚顷襄王皆娶于秦，秦惠文
王、秦昭襄王皆娶于楚。然而，楚国最终还是为秦国所灭。

据九店楚简《日书》记载，建日、宁日、成日等日期，适宜
“取妻”，至于具体月份，并未专门强调。从贵族婚姻来看，
楚大夫椒举赴晋为楚王求婚、公子围聘于郑，都在春季，这
可能是巧合。揆诸史籍，中原各国的婚姻并无定时，可见婚
无常月。

周代礼仪规定，婚姻须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
徵、请期和亲迎。楚国婚礼最具特色的是请婚、纳币、亲迎。

公元前538年，楚大夫椒举赴晋，为楚王求婚。国君婚
事，一般由朝中官员代行礼仪之事。晋国同意了结亲提议，
拟择吉日缔结婚约。这虽与普通民众的礼仪流程有所区
别，但与中原国家相同。

战国末期，李园之妹李环被作为政治筹码送到楚王宫
中，春申君问李园，其妹是否已接受男方的纳币之礼，也就
是说是否订婚。可见楚国婚姻有纳币之礼。

公元前541年，公子围拟娶于郑国，命太宰伯州犁告知
郑人，已在庄王和共王的神庙中祭告。公子围赴郑亲迎时，
陪同的是太宰之官以及大量军队，并举行了亲迎之礼。公
元前537年，灵王娶女于晋国，晋平公送女至郑国，再由晋
国的韩宣子送至楚国，楚国派莫敖和令尹子荡亲迎，而非灵
王本人亲迎，这属于“非礼”。

另外，楚人婚礼还有“喝交杯酒”的习俗。湖北荆门包
山楚墓中出土的凤鸟双联杯，有学者考证为合卺所用。

二、丧礼
丧礼在五礼当中属于凶礼。古人事死如事生，对丧礼

很重视，楚人也不例外。在《春秋》等典籍中，关于楚国的丧
葬记载很少。究其原因，在于楚国僭越称王，史官们“春秋
笔法”对楚国的刻意忽视。《礼记》说“《春秋》不称楚、越之王
丧”，此之谓也。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在相关典籍中发现楚
国丧葬礼的内容。以下从招魂、殓尸、助丧、棺椁等几个方
面来叙述。

据楚辞《招魂》等记载，楚有招魂之俗。在仪式当中，由
“巫阳”向天上、地下及东、西、南、北几个方向招魂，将游魂
招至指定地点，再由工祝引到死者故居，其间有相关助祭者
从旁辅助。在招魂过程中，“巫阳”一方面向游魂反复强调
各个方向都有危险，另一方面又强调故居有华丽的宫殿、美
好的饮食、动人的音乐舞蹈等，言外之意，只有回到故居才
是最好的选择。这种程式化的唱词，时至今日仍在使用。
除了招魂词，楚国丧礼中还要用到招魂幡。目前所见楚国
帛画，如马山M1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十二
月神图等，学者认为其功能或为“招魂复魄”，类似于招魂
幡，令墓主人灵魂与肉体合一。

楚人殓尸，有饭含、袭衣、佩饰、覆衾等多个流程。“饭”，
是放入死者口中的生稻米、碎玉石；“含”，是放入死者口中
的整块的贝或者玉石。饭含之礼在死者去世当日举行，国
君、卿大夫由宾客饭含，一般人由孝子饭含。饭含的物品等
级也有所差别，如在曾侯乙口中发现的二十一件玉琀、玉
片、碎玉料等，就是级别较高的一类饭含。袭衣、佩饰、覆衾
等穿戴仪式，也是在去世当天举行。据《士丧礼》记载，仪式
过程中，先用巾蒙住尸面，次用新丝绵塞住死者双耳，再将
蒙面之巾系好。继而系上屦带，于脚背处将两屦系在一
起。接着为死者穿上三套衣服，贴身之衣不算在三套之
内。系好大带，插笏板于带之右侧。右手大拇指套上指套，
并用握手丝带将其系于臂腕，再在手背上打结。用“冒”套
好尸体，盖上衣被。最后将布巾、浴巾、祭勺及修剪而得之
头发、指甲等统统埋于坎中。这些记载可以与考古材料相
互印证。如马山一号墓，墓主身上着衣四层，裹衣衾十三
层，用九道锦带捆扎，外加衾、袍两层，掩、幎目、冒、握等俱

全。据周礼，殓尸衣服主要为黑色和红色。但马山一号墓
殓尸用的十三套衣服当中，黄色的有五件，红色的只有一件
单衣，说明楚制和周制有别。

助丧有襚、赠、赗、赙等不同名目。襚为衣衾；赠为玩
好；赗为车马；赙为财货。其中襚、赠是针对死者的，赗、赙
是针对生者的。针对死者的襚、赠需要入葬；而针对生者的
赗、赙则不一定入葬。《仪礼·既夕礼》载，“书赗于方”“书遣
于策”。赗方和遣策有别，“书赗于方”是指将宾客带来的
襚、赠、赗、赙记录在板上，赗方是宾客赠送物品的记录；“书
遣于策”是将下葬物品记录在竹简上，遣策是墓主人随葬物
品的记录。有学者统计，楚地出土遣策的墓葬有27批次，
如果把楚系的曾侯乙墓算上则更多。这些发现遣策的墓
葬，集中在战国时期，一般规模都较大，可推断遣策在楚国
中高等级墓葬中使用。

按照礼制，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
重，士不重。楚墓的棺椁并没有严格照此等级要求设置。从
墓道来说，只有天子才可以有墓道，因此早期的墓葬多为悬
棺下葬。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楚国的贵族
阶层普遍使用了墓道，有的还有封土、台阶。到了战国中晚
期，越来越多的棺木上出现提环和铺首衔环，便于吊放棺木。

三、宾礼
宾礼最初指周天子款待来朝诸侯或诸侯遣使向周天子

问安的礼仪制度。《周礼》将宾礼分为“朝”“宗”“觐”“遇”
“会”“同”“问”“视”八种。其中春朝为议事礼，夏宗为述职
礼，秋觐为评判礼，冬遇为协调礼，可统称为“朝礼”。“会”

“同”“问”“视”之礼不定期举行，指诸侯朝见或问候天子，其
中“会”和“同”商议征讨之事。和中原诸国一样，楚国的宾
礼也分为朝觐、聘问和会盟三类。

文献记载的朝觐礼，有告庙辞行、郊劳、赐馆舍、告觐
期、觐见、三享王、述职请罪、赐诸侯车服、燕飨之礼等多种
仪节。楚国的朝觐礼与文献记载有一定区别。作为子男之
国，楚国需每三年朝见周天子一次。但除了文献记载的熊
绎曾赴周朝为王守燎外，楚国朝觐周王的记载少之又少。
楚成王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此处楚成王并未亲
自接受天子赐命，而是请人代劳，春秋时期楚国的“蛮夷”风
范，可见一斑。据统计，文献记载的楚国朝觐活动共有16
次，时代跨成王、怀王两朝。这些朝觐，大部分是他国来朝
觐楚国，而非楚国朝觐他国。在双方朝觐过程中，需互赠礼
物。因为特殊的成长环境，楚人在对待朝觐的时候，有过

“蛮横无礼”的举动。公元前642年，郑文公朝楚，这是楚王
首次接受他国朝楚，一时兴起的楚成王赐给郑文公一批紧
俏的铜料，后来又觉得后悔，于是与郑国盟誓“无以铸兵”，
郑国只好用这批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公元前535年，章华
台落成，楚灵王把心爱的良弓“大屈”送给鲁昭公，却又反
悔。当然，在朝觐过程中，楚人也有“知书达礼”之举。最迟
在楚成王时，楚国贵族已经熟知北方的各种典籍了。公元
前539年，郑伯朝楚，楚灵王燕享郑伯并赋诗《吉日》，还与
郑伯在云梦进行了田猎活动。公元前535年，鲁昭公朝楚，
楚国按照朝觐礼为之举行了郊劳仪式，鲁国相礼者孟僖子
反而不能应答。可见，楚国作为“蛮夷之邦”，通过对中原礼

制文化的吸收，在具体礼节的熟稔上竟然超过了礼制大国
鲁国的某些贵族。

聘问分为出聘和入聘两类。出聘是本国去他国聘问；
入聘是他国来本国聘问。楚人首次聘问发生在公元前671
年，即楚成王元年。之后楚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明显增多。
据学者统计，《左传》中记载的楚国出聘，包括聘鲁3次、聘
齐3次、聘晋4次、聘秦2次、聘郑1次、聘陈1次。楚国行聘
的原因，主要分为新君初立、参加盟会、礼尚往来等。如周
原甲骨H11：83所记载的“楚子来告”，是向周人报告楚君
去世；《左传》所载的“共王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是向
齐国告知出兵时间，楚平王命“令尹子瑕聘于秦”，是为平王
娶秦女后的答谢。在外事活动当中，楚人有上述合礼的一
面，但也有失礼的一面。如越椒至鲁国聘问，在赠送礼物时
态度傲慢，引起鲁国的不满。

会盟，主要在各国之间。史籍记载的楚国首次会盟发生
在楚武王时期，熊通在自立为王后，强迫周边小国与其结
盟。在楚国的会盟礼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时期跟晋国
的两次弭兵之盟。公元前579年，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双
方约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
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然而，三年后，
楚国就违反盟约，楚国司马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公元前546年，晋楚第二次弭兵之盟。楚人袍里藏甲参会，
楚令尹子木振振有词地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晋
国太宰伯州犁咒楚令尹子木活不过三年。在歃血仪式中，双
方为主盟发生争执，最终由楚国抢先。然而，这次效果并不
理想的弭兵之盟，给双方带来的和平却长达四十多年。

宾礼各环节中值得一提的是燕飨礼。燕礼主欢，在寝
中举行，双方饮酒为主；飨礼主敬，在庙中举行，双方不饮不
食。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楚国的燕飨活动在青铜器铭
文当中记载较多，如传世的楚公逆钟铭文“逆其万年又寿，
以乐其身”，这是西周晚期的一例。再如上海博物馆藏的楚
大师登钟铭文“用宴以喜，以乐诸侯及我父兄”，这是春秋早
期的一例。又如王孙诰编钟铭文：“简简龢钟，用宴以喜，以
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这是春秋中期的一例。

楚人在燕飨之上也有“逾礼”的一面。《左传》载楚成王
“入享于邓，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无独有偶，晋公
子重耳流亡楚国，“楚成王以君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
按《周礼》《左传》记载，上公之礼，才飨礼九献；“庭实旅百”
为大国回赠小国或诸侯朝见天子之资；天子加笾为四品。
显然，按照礼制，楚成王和晋国公子重耳都不能享有此礼。
楚共王时期，晋国大夫郤至出使楚国，楚人以地下乐宫奏
乐。按照礼制规定，乐器摆放应该在庭中，而不是地下，况
且燕礼奏乐，需在“三燕礼成”后才能开始。郤至登堂时乐
声突起，他因此被惊吓。可见楚人此举较为随意。

以上关于燕飨礼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战国以前。因为长
期身处蛮夷之邦，春秋时期的楚国对礼制的熟悉程度自然比
不上中原诸国。楚人在学习华夏礼乐时，出现僭越情况并有
一定的随意性，似乎也不难理解。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楚国
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圈，此种不守礼制的情况就相对较少了。

（未完待续）

和而不同的典章制度（一）简说楚文化⑥


